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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是以叶圣陶创作的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作品为起点和标志

的，这也是现代江苏儿童文学的开山之作。此外，教育家陶行知、中国学前教育创始人陈鹤琴等均对

江苏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共同构建了江苏儿童文学扎根本土、关注现实、尊重儿

童的坚实基础。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年，江苏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既有整体趋势的嬗变，也有作

家代际间的差异。新世纪前后是江苏儿童文学发展的分水岭：1978年—2000年期间，江苏儿童文学

作家艺术经验生成的重要路径是童年回忆与江苏地域特色的情感融合，将儿童形象的书写上升到塑

造未来民族性格的高度；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期。江苏儿童文学在传承中国

现代儿童文学优秀传统的同时，不断反思和拓展童年观念，全面提升艺术性和幻想性的品质，彰显了

江苏儿童文学的艺术自觉和文化自信，生成了江苏儿童文学发展的新态势。

韦勒克提醒我们，在处理文学演变问题时，“时间并非只是整齐划一的事件序列，而价值也不能只

是创新。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因为不管在任何时刻都会涉及到整个过去并且包罗一切价值。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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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抛弃轻易得出的解决方案，并且正视现实中的全部具体浓密性与多样性。”[1]因此，以新世纪为分界

线也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并不是截然的将前后时期隔裂开来。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作为“共性”的

背景和动力下，江苏儿童文学发展能否有效呈现自身的品质？逻辑展开是否等同历史本然？这是中

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复杂之处，也是探寻江苏儿童文学发展特色的迷人之处。

一、基本概貌

首先，对“江苏儿童文学”的定义，主要是从主题意蕴、地域文化和美学特征来概括的。就作家而

言，除了活跃在江苏文坛的儿童文学作家外，还包括出生在江苏，并以故乡的童年生活经历、地域特色

文化为创作资源、主题意蕴的作家。江苏儿童文学拥有一支“传帮带”意识强烈、不断壮大的创作梯

队。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阶段大放异彩的作家有刘健屏、黄蓓佳、程玮、金曾豪、丁阿虎、范锡林、方国

荣、海笑、张彦平、赵沛、颜煦之、李有干、马昇嘉等；尤其是以江苏盐城的童年经历为创作资源和审美

意蕴的曹文轩，尽管大学时代就离开江苏，但是他的文学成就与江苏的地域文化特色有着千丝万缕的

关系。新世纪前后涌现出的青年作家群体，如祁智、王一梅、韩青辰、王巨成、庞余亮、曹文芳、韩开春、

胡继风、徐玲、刷刷、顾抒、郭姜燕、巩孺萍、任小霞、赵菱、范先慧、顾鹰等，这批青年作家多数不是专业

作家，有长期与儿童接触的生活经验，对儿童文学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是江苏儿童文学发展的中坚

力量。

其二，江苏儿童文学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观念转变、艺术探索提供了可贵的文本实践，对儿童

文学的文类、题材、主题等作了全面的拓展。新时期伊始，江苏儿童文学作家很早就跨越了“呐喊加控

诉”的伤痕文学模式，贴近儿童的生活和心灵，热情、自信地塑造时代变更中的儿童形象。程玮笔下少

女形象充满青春活力、刘健屏的“小男子汉”系列为新时期儿童形象灌注了阳刚之气。这一时期的创

作不断地转向“以儿童为本位”“以儿童为中心”的创作观念，提供了既有时代精神又充满哲理思考的

“童年观”。作家们的艺术个性不断张扬，勇于探索表现手法的创新。《白色的塔》（程玮）的思辨色彩、

开放式结局令读者耳目一新；《今年你七岁》（刘健屏）以独特的第二人称叙述方式，生成了别具一格的

文本形态；《祭蛇》（丁阿虎）打破了将儿童文学视为教育儿童的直接工具的写作范式，演绎了一段乡村

顽童“祭奠”死蛇的滑稽闹剧。韩青辰对报告文学的挖掘，巩孺萍对儿童诗歌的着力，金曾豪、韩开春

等对儿童散文的经营，都体现出了中国儿童文学在文类探索上的新高度。

在题材和主题选择上，儿童的小世界与都市、乡村、时代、历史、自然全面交融。以小说为例，就有

校园小说、成长小说、动物小说、探险小说、科幻小说、历史题材小说等。以特殊儿童、留守与流动儿

童、文化旅行、动植物特性、自然环境、生态文明等为主题的作品日渐丰富。作家们越来越自觉地在广

阔的社会背景下展现儿童的主体性和童年生活的斑斓。与此同时，对读者接受的重视是儿童文学当

代发展的重要表征。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中更加自觉地依照幼年、童年、少年这三个年龄段儿童的心理

特点、审美需求和欣赏习惯来创作。如颜煦之、王一梅、巩孺萍、杨海林等对低幼儿童故事、童话、诗歌

的着力；顾抒、范先慧等人创作的玄幻、悬疑类作品对青少年读者群的影响。受篇幅所限，本文主要采

用儿童小说和童话作为论证对象。

其三，在理论与批评方面，江苏学者金燕玉、谈凤霞等人不约而同地以“论从史出”的方式，全面梳

理、条分缕析，更以跨学科的方式考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童年”想象。金燕玉的《论茅盾的儿童

[1]〔美〕勒内·韦勒克：《文学史上的演变概念》，《批评的概念》，张今言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

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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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茅盾儿童小说初探》《茅盾的儿童文学翻译》《茅盾散文中的童年情节》《郑振铎〈儿童文学

的教授法〉考评》等论文，通过文本细读、考镜源流的方式对现代文学名家的儿童文学创作，做了细致

的梳理和考辨。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中国童话的演变》《童话幻想的起源》《民国时期的儿童文学报刊》

《30年代兴起的科学童话创作》等论文，以及专著《中国童话史》，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史做了深入

的钩沉和论证。谈凤霞的博士论文《“人”与“自我”的诗性追寻——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回忆性童年》以

“五四”至今的现代回忆性童年书写为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考察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对童

年生命的发现进程与收获，并进而探讨这类文学书写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儿童文学的特殊意

义。她的《幻想与娱乐双翼的负重双飞——论“十七年”主流话语边缘的儿童电影》《论“文革”时期战

争题材儿童片的美学成就》《历史苦难的边缘性诠释——“文革”背景的童年叙事考察》《论“文革”童年

叙事的代别症候——兼与“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比较》《喧哗与骚动中的成长危机——

论“文革”童年叙事的人文反思》等系列论文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的形貌特质。此

后，谈凤霞对儿童幻想小说、儿童戏剧、儿童图画书、儿童电影等多种文类与媒介形式的辨析，都表现

出了当代青年学者的丰赡学识和探索能力。此外，江苏儿童文学研究者也敏锐于国际交流视域下的

专业拓展，如金燕玉的专著《美国儿童文学初探》、谈凤霞的论文《论英国当代少年战争小说的美学深

度》《认同危机中的挑战——论当代美国校园小说对少年主体性的建构》，笔者论文《美国的中国现当

代儿童文学研究述评》《儿童文学评奖机制的美中比较研究——以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与全国优秀儿童

文学奖为例》等，都有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生成了合适的研究方法和批评语言，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

发展的理论和方法。

此外，丁帆、汪政、何平、金燕玉等专家对江苏作家黄蓓佳等名家创作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对曹文

轩作品的研讨集结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核心群体，如王泉根、朱自强、孙建江、李利芳、徐妍、李

东华、谈凤霞、赵霞等人从中西方儿童文学风格比较、“儿童性”的特质、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界传播、作

家的审美选择等多个角度对其作品做了充分的研究。郁炳隆、刘静生所著的《江苏儿童文学10家评

传》（1993年），对程玮、刘健屏、方国荣、颜煦之、丁阿虎、范锡林等活跃于20世纪80—90年代的江苏

儿童文学作家做了“知人论世”式评传，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金燕玉的论文《江苏儿童文学50年

发展之回顾》，对1949—1999的江苏儿童文学发展，按文革前17年、文革后20年、四个年龄梯队，对江

苏儿童文学作了全面的回顾。笔者论文《当下、原乡和想象——论祁智的儿童文学创作》《性别话语与

身份意识——论韩青辰儿童文学作品的叙事策略》《与成长同行——王巨成儿童文学创作论》对活跃

于江苏文坛的青年作家做了较为及时和深入的批评。总体而言，当下对江苏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乃至

全国很多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研究，较多地停留在阅读推广层面。通过理论话语实践与当下文学现

象对接，探究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立性、江苏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1978—2000年：艺术探索的觉醒与开启

新时期伊始，“儿童文学教育论”和“儿童文学审美论”两种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此消彼长。很

多革命题材的儿童小说的出现是“十七年”至“文革”时期文学创作的积压和延续。如海笑的长篇小

说《红红的雨花石》《石城怒火》、中篇小说《小兵的脚印》，张彦平的长篇小说《烟笼秦淮》《青春从这

里开始》等，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小英雄”“小战士”式的主题叙事模式。但总体而

言，在肯定教育和认知功能的基础上，儿童文学对“文学性”的回归，对“人性”的挖掘，得到了一再的

张扬和不断的放大；儿童本体的心理、情感活动，以及儿童自我反思的意识和能力，通过童年回忆、

地域文化的审美叙事，得到了全面的肯定和郑重的书写。1978—2000年的江苏儿童文学主力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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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玮、刘健屏、黄蓓佳、金曾豪等。他们的作品总体上表现出对乡土童年回忆的热衷，对现实的关

切，对儿童成长所指向的“未来民族性格”的美好期盼。体裁以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为主，题材和

人物多为 6-16岁未成年人的成长故事；创作方式上是一种“激情”而又“自信”的现实主义，充满了

思辨性的诗意。曹文轩在乡土叙事中的童年回忆，逐渐走向了审美的偏至；金曾豪以“丛林法则”的

方式所塑造的动物形象，呈现出冷峻的“生态美学”。他们对遣词造句的斟酌、文风意蕴的经营，呈

现出独特的创作实力和美学风格。

1. 儿童主体性的再发现

在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中，在“人”的发现的过程中，“儿童”的价值被一再挖掘。江苏儿童文学在

新时期伊始为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代提供了新人物、新主题。刘健屏笔下不盲从的章杰、程玮笔

下青春动人的“少女的红发卡”等，创造了昂扬乐观的国家未来接班人形象。正是通过文本之内的美

学形态和文本之外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张力，构成了这些形象的经典性意义。

刘健屏创作了《我要我的雕刻刀》等短篇小说，《初涉尘世》《今年你七岁》等长篇小说，为新时期江

苏儿童文学的创作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无意去展示时代痼疾带给儿童的“伤痕”，而是以治病

救人的态度抨击了时代症候下儿童的无知与盲从，刻意强调了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他耐心细致地

刻画了新时期的儿童形象。他们不再是完美无缺、忠贞烈骨的“小英雄”“小战士”，而是与新时期百废

待兴同步成长的有血有肉的孩童。刘健屏尤擅于对他们的怯懦、顺从、顽劣、撒谎等问题做“心灵辩证

法”式的剖析，并通过儿童自我反思的“过程性”完成精神洗礼。他用“雕刻刀”来雕刻民族性格，不遗

余力地召唤“小男子汉”们撑起民族的未来。在《今年你七岁》中，他以父亲的独特视角深情又理性地

记下儿子刘一波七岁的生活点滴，以健笔写柔情。当自己所秉承的“雕刻”男子汉的目的与现实生活

中的无奈发生龃龉时，塑造“男子汉”的时代话题终成为未竟之业。刘健屏擅长对人物心理变化作全

景式剖析，塑造极富个性的人物形象，在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天地中发出了铮铮之声。

新时期伊始，程玮的许多短篇作品就显现出儿童活泼泼的自然天性。《See You》《来自异国的孩

子》首次涉及到对外开放语境下中西文化的冲突带给儿童的困惑。作品通过成人与儿童感受的差

异、儿童们的“众声喧哗”，使得中外文化价值观得以更立体、丰满的呈现。《今年流行黄裙子》《彩色

的光环》《镜子里的小姑娘》《哦，不，不是在月球上》《小溪从心中流过》《鸡心项链》《少女红衬衣》《少

女红发卡》《少女红围巾》等作品将青春期少女特有的生理、心理特征细腻真挚、轻松自如地描写出

来。她尤擅于通过“对话”来凸显儿童与成人、儿童之间、中西差异、古今变化、情感与理智的冲击和

融合。少女成长的意义彰显为一个能动的量变与质变的过程，在“觉醒与压抑”间充满了张力，而不

是凝滞、板结为一个仪式、一种程式。正如赵园所言：“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少女的成长经历是生

命历程中最无色彩的一段，我们有意地跳开它，而这段生命中却充满觉醒与压抑，可作为生命全部

行程的缩微形式。”[1]程玮的少女主题小说在当代儿童文学中独领风骚，将其放置于整个当代文学的

场域中也是自成一家的。

2. 乡土叙事中的童年回忆

自古江苏钟灵毓秀、人文鼎盛，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对过往时空的关切，构成面向乡土、铭

刻着作家本人强烈印记的“童年历史”写作。童年回忆作为一种创作资源，一种生命和精神的源头，向

人们展示了它独特的魅力。地域特色与童年回忆的情感融合，是江苏儿童文学作家生成艺术经验

的重要路径。斯东·巴什拉在《梦想的诗学》中曾言：“童年如同遗忘的火种，永远能在我们的心中复

[1]赵园：《试论李昂》，〔沈阳〕《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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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1]儿童文学作家的乡土回忆往往是从自身的童年回忆起步的，比如曹文轩的苏北盐城“油麻地”

“大麦地”，金曾豪的江南水乡，黄蓓佳的“‘芦花飘飞’的江心洲”“青阳城”“仁字巷”，李有干的盐城“大

芦荡”，祁智的靖江“西来镇”，曹文芳对“石家村”“香蒲草”“栀子花”“紫糖河”的诗意追寻……既有江

苏地域“百里不同风”的地域特色，也有历经者的共同回忆，如不约而同出现在曹文轩、黄蓓佳、祁智笔

下的芦花鞋、芦根、芦荡，以及饥荒与贫乏带来的乡村样貌。他们对土生土长的地域文化的稔熟和热

衷，以散文笔调或意识流的方式描摹地方性、流变性和碎片化的童年生活，拼贴出了地域特色多样、乡

土风格多元的童年景观。

尽管曹文轩早就远离了苏北农村，人生更多的时光是在北京、大学校园中度过，但是这些时刻裹

挟、影响他的都市浮华、校园气象几乎在他的文本中难见踪影，他的众多作品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童

年、故土。他所回避的当下与所坚守的“童年”，既是他写作的视角、立场，也是境界和品格。正如曹文

轩《乡村情结》中写道：“二十年岁月，家乡的田野上留下了我斑斑足迹，那里的风，那里的云，那里的

雷，那里的苦难与稻米，那里的一切，皆养育了我，影响了我，从肉体到灵魂。”[2]故乡给予曹文轩的，不

只是素材和经验，还有灵魂和气质。其中最能够代表曹文轩文学成就和审美趣味的作品，是他以自己

的苏北农村童年生活经历为素材创作的《草房子》《红瓦黑瓦》《细米》《青铜葵花》等长篇小说，《甜橙

树》《红葫芦》等中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曹文轩构建了独树一帜的文本：中国当代乡土叙事下的

诗性童年生活。它指向了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匮乏、精神贫乏的“中国童年”景观。曹文轩

的作品承接了鲁迅《故乡》《社戏》中水乡童年的生命原初体验，创作出桑桑、纸月、林冰、细米、青铜、葵

花等数个生动的当代儿童形象。他从生命哲学的苦难意识出发，以志存高远的大手笔写儿童，以赤子

之心的儿童立场写人生，以唯美而伤感的美学追求创造“艺术形式”。通过对特定年代苏北农村童年

生活苦难而不乏精彩、忧郁而不乏趣味的书写，曹文轩不但承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土叙事、诗性

小说，更向世界讲述了儿童目光中的“中国故事”。

金曾豪出生于江苏常熟练塘的中医世家。江南水乡的氤氲、书香门第的熏陶，使得他的作品问

世之初即有较高的起点。使其声名鹊起的《小巷木屐声》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文学的气息，“黄箬壳，

青竹蔑，一黄昏编只小斗笠。蒙蒙雨，雨蒙蒙，雨打斗笠淅沥沥……”，呱哒呱哒的木屐声透着作家

独特的乡土气息从小巷深处自远而近，童年意趣与传统民族特色交相辉映。在散文集《蓝调江南》

以及少年小说《秘方 秘方 秘方》《绝招》《幽灵岛》《芦荡金箭》《青春口哨》等作品中，他非常乐意捡拾

出苏南地区的种种俗语、童谣、农谚、顺口溜、乡间小调，以及与之相关的民风民俗、家长里短、约定

俗成，这些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吴地风情。江南气韵也孕育了无数有风骨的人物：独具特色的“小娘

舅”们（《青春口哨》《迷人的追捕》《七月豪雨》《阳台上的船长》等）、孤清而善良的三娘（《有一个小阁

楼》）、抗日小英雄金瑞阳（《芦荡金箭》）。可以说，“江南中的童年”不仅是金曾豪文学创作的特色，

更是他的重要主题，并成为他心灵栖息之地、文笔寄托之处。

3. 儿童与动物、自然万物

对于新时期以来的动物小说，金曾豪的创作具有开创意义。他打破了“小白兔”“大灰狼”式简单

的呈现，放弃了对动物肤浅的“拟人化”的处理方式，而采用“上帝视角”（金曾豪语）平等看待众生万

物，以敬畏自然的姿态书写大自然中的动物，反思人类对动物世界的掠夺和侵占。对于儿童读者而

言，既是生动的自然生态课程，还能从动物小说中感悟到生存、竞争、暴力的沉重。《狼的故事》《苍狼》

[1]〔法〕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9页。

[2]曹文轩：《〈细米〉代后记》，〔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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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唳》《绝谷猞猁》《凤凰山谷》等作品中塑造了孤独的狼、狷介而忧郁的狐狸丹丹、带领结的鹅、有情

有义的警犬拉拉、悲情的相牛、逐渐野化的母猪“别克”、不断寻找家园的猞猁、优雅的鹤、可爱的小鹿

波波、芳烈的骏马贝贝、英雄迟暮的老鹰等形态各异的动物形象。它们有着逼真细致的野外生活习

性、“丛林法则”残酷环境中的坚强意志力，以及“不自由，毋宁死”的刚烈性格。金曾豪的创作时而充

满欢愉的浪漫，时而充斥残酷的冷静，时而迸发疯狂的野蛮。在《凤凰山谷》中，金曾豪调动了既往的

写作经验，对凤凰山谷的生态体系做了全景式的描绘。以凤凰山谷的生灵万物为喻体，来比喻人与万

物之间的关系。动物、人类、自然万物通过这种隐喻方式整合起来，清晰地凸显出人与自然万象间的

血脉渊源，从而生成了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美学品格。在多篇小说文末，对生态伦理的理性认同

和情感迁移，被较为突兀的现代化进程瞬间摧毁。这一文本实践沿袭了金曾豪创作的惯常思路：为完

成一个决绝的姿态而刻意设置了他笔下的人物命运。

动物小说对于儿童文学而言，既是重要的创作资源和文学意象，也是一种儿童精神，指向“去人类

中心主义”的未来。如何在人类与自然、文明与生态的复杂纠葛中重思“动物”“自然”“生态”之于儿童

的当代意义，构建其作为儿童文学精神的独特价值，仍是一个充满难度的课题。

二、2000以来：表现儿童现实存在的广度和深度

新世纪前后，年轻作家大规模的出现，包括重返儿童文学创作的黄蓓佳、程玮。她们的创作不同

程度地表现为宏大叙事的退场，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在儿童的实际生活中。比如黄蓓佳《我要做好孩

子》传达出对教育体制重压下儿童身心状态的忧虑和无奈，曾经洋溢在《小船，小船》《芦花飘飞的时

候》中的诗意已消弭在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的烦恼中。对儿童本体的关注带来了创作体裁的丰富，年

轻作者开始活跃于儿童文学界，并多以童话、儿童生活故事为创作体裁。童话等幻想类体裁越来越多

地成为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创作的主体，比如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2000年）江苏获奖者王一

梅的短篇童话《书本里的蚂蚁》。同时，作家对读者期待的重视，加之童书市场的日益繁荣刺激了作家

的创作取向，以市场细分为导向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了低幼童话、儿童生活故事、校园小说、幻想小说

等面向不同年龄段的作品。这既可能是一种勇敢的艺术探索，也可能是市场利益驱使。

1. 表现童年现实生活的广度

新时期伊始对童年生活的表现，多以中短篇小说的体量，片断式、切面式地表现儿童在校园生活、

学习习惯、性格品质、友伴关系、家庭生活、邻里社区等场景中的体悟和改进。“改正缺点”“消除误会”

“加速前进”是这一特定阶段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裂变、重

组带来了当代“中国式童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短短四十年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童年模式的“同一性”

的颠覆；社会分层对城乡儿童生活及精神面貌的深远影响与重塑；不断变更的媒介文化对当代儿童的

群体与个体的裂变式、代际式影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共时性地在这片土地上相生相斥，交互

而杂糅地建构了当代“中国式童年”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因此，对学业压力、家庭变故、身心疾患、留守与

流动的生活状态等当下儿童真实生活的热烈关注，逐渐成为江苏作家乐于开拓、全面涉及的新领域。

对当下儿童生活的高度关注、全面书写，既促成了作家的创作，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黄蓓

佳的《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涉及到应试教育背景下的儿童成长、评价标准和荣誉意识。

《亲亲我的妈妈》讲述了抑郁、自闭的母子二人舒一眉和安迪之间小心翼翼地、由浅及深的交流故事。

《你是我的宝贝》主角是唐氏综合症的孤儿贝贝。祁智《芝麻开门》以及此后被进一步扩容的《麻雀在

歌唱》《猫头鹰逃亡》《蝌蚪会跳舞》《小金鱼飞翔》等系列，构建了以“大钟亭小学”为中心的儿童生活场

景。在这一片与真实社会生活高度贴合的背景基础上，凸现了许多个性鲜明、辨识度很高的儿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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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韩青辰的“小茉莉”女孩成长故事系列；王巨成的长篇小说《七个少女和一只白鸽》《震动》系列对初

中生成长的记录；李志伟对“跑步运动”为主题的运动类题材的专注（《追逐风的孩子》）；殷建红对当下

苏州工业园区发展背景下儿童成长的书写（《十图桥》《千河镇》《百步街》）；顾鹰对单亲家庭儿童的描

述（《我是桑果果》系列）等等。中国儿童当下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江苏儿童在高强度的教育体制下的

生活状态，被全方位的书写；当代儿童作为独立的人格主体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其个体情感得到了充

分的关照。儿童的主体位置被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写作高度，这是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普

遍的写作趋势。

对农村儿童生活的关注，日渐成为江苏作家的写作热点。黄蓓佳《余宝的世界》关涉到城市流动

儿童的成长状态。徐玲的《流动的花朵》讲述了王弟、姐姐王花随农民工父母进城求学的过程，较为深

入地涉及到了教育公平、城市接纳等问题。一连串沉重而苦涩的成长困境在一种有节制的叙述之后，

总以“光明和希望”收尾，带有逻辑合理、价值正确的理想色彩。她的长篇小说《如画》让外来务工人员

孩子返回农村，看到了“新农村”的新变和希望。刷刷的长篇小说《幸福列车》让农村女孩杜鹃看到了

城乡互动下的美好未来。王一梅的纪实文学《一片小树林》简洁流畅地描述了乡村小学校长杨瑞清二

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和建设。胡继风的短篇小说集《鸟背上的故乡》以群像的方式刻画了农村留守与流

动儿童的不同遭际。尤其是王巨成的长篇小说《穿过忧伤的花季》，以留守初中生为主线，通过邻里社

群、校园生活、同伴关系等的刻画，构建了一幅幅真实细腻的乡村图景：无人照料的濒死老人，被性侵

的女孩，偷尝禁果的少男少女，欺行霸市的混混帮派，龃龉斗气的乡邻与村落，缺少交流的打工家庭关

系，简单粗暴的师生沟通方式。老人去世，孩子们随父母进城打工，新一轮的背井离乡再次上演。乡

村的沙漠化、空壳化，留守儿童成长的无助与撕裂，立体而真实的凸显出来。

从不胜枚举的当下儿童生活作品中可以看到童年观念的变迁，儿童文学创作从“居高临下”式的

教育、训诫儿童，转向了“平视”视角中对儿童和童年生活的尊重。一方面，从当代儿童的立场和视角，

较为轻松幽默、零距离地描述儿童的日常生活，既是对长期以来被漠视的儿童生理和心理真实状态的

充分认可，极大满足了特定年龄段儿童的阅读需求与认同感，也反映了儿童文学对自由感、娱乐性等

审美功能的召唤。另一方面，童年生活的丰富性、多元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是占据中国未

成年数量33%的留守与流动儿童的生活状况，成为青年作家乐意涉及的选题。这既与他们多生活于

基层，对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的生活境况比较熟悉，有较为充分的素材和资源，也与主流评奖体系对

这一题材的推进、扶持有很大关系。

2. 探寻儿童成长的深度

新世纪前后，江苏青年作家对当下儿童成长的心灵史有着更为深入的认知和判断，对时代进程、

社会环境、教育体制所带来的儿童的心灵变异、成长困境有了更敏感的认知、更深入的体察和更精微

的叙述。

韩青辰是位非常有特点的青年作家。她对儿童人性的透视、心理的剖析、主体性的深度书写，都

显现出难得的清醒和执着。她的中篇小说《龙卷风》，长篇小说《小证人》《因为爸爸》，纪实文学《飞翔

吧，哪怕翅膀断了心》等，所选取的主题人物都是不太“讨巧”的类型：因不堪学业压力而自杀的高中

生、抑郁症家庭、网瘾少年、聋哑儿童、艾滋病患儿、职业小乞丐、烈士遗孤、在命案中需要自证清白的

“污点证人”……正是这些“特殊”的未成年人，他们所遭遇的挫败、苦难，包括他们无法修复的未来、惨

烈的命运，都在提醒我们儿童作为世界的一部分，除了明亮的希望和欢愉外，也承受着世界带给儿童

在内的所有人的碾压。“我看见我十三年的生命完完整整躺在妈妈写满安全指南和学习计划的玻璃罩

里！我认识的人差不多都是名师，我是性能超强的学习机，一度我的排泄物都带有印刷物的铅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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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这个城市每隔一段日子就有一个懦夫和混蛋像肖依那样跳楼身亡，我不知道他们死给谁看，其

实人们早已审美疲劳，都懒得饶舌。”（《龙卷风》）语言不只是技巧、形式，它和内容一起成为艺术的本

质。约翰·史蒂芬斯在《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中强调：“很难想象一个叙事是没有意识形态

的：意识形态借由语言生成，并且存在于语言之中。……而叙事本身就是由语言构成的。”[1]韩青辰对

儿童主体性的着力开掘，对外部社会环境造成儿童的剧烈心理危机的严肃探寻，蕴含着斗士参孙的悲

怆。这在江苏乃至全国儿童文学界，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3. 历史深处的童年想象

无数代人的童年记忆都留驻在古老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和一方水土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缘，承载了

现代人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喟叹。更有作家摆脱私人性的童年生活记忆、审美趣味的笼罩，延伸到

历史深处，书写“历史中的童年”。在时间长河的摆渡中，以儿童的目光凝视那些充满“江苏”地域特色

的生动人物和风俗画卷。在个体生命体验的基础上，升华为更紧实、开阔的故事结构，更具有高度的

童年精神。

从《漂来的狗儿》《艾晚的水仙球》《黑眼睛》《星星索》《童眸》到《遥远的风铃》，黄蓓佳绘制了童年

成长的图谱。而这段带有极强时代性的童年生活，打上了五六十年代鲜明的烙印，也是黄蓓佳个体成

长的自我印痕。这使得相关作品的人物性格、生活场景、民俗节庆、风物与细节显得异常细腻动人。

黄蓓佳对童年史诗的拼图，不仅从她本人的成长经历下延到新世纪的儿童，更上溯到民国时代。

结合“五个八岁”系列长篇小说，黄蓓佳将百年中国的童年生活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节点上：民国初步实

现统一和安定的 1924年（《草镯子》），抗战即将结束的 1944（《白棉花》），文革初期的 1967年（《星星

索》），刚刚恢复高考的1982年（《黑眼睛》），以及网络时代的2009年（《平安夜》）。然而，在这些显著的

历史节点中，梅香、克俭、小米、艾晚和任小小都没有应和着历史节点，成为某个时事所造、应运而生的

时代小英雄。梅香还沉溺在与秀秀一起装扮洋娃娃的游戏中，克俭在伶牙俐齿的两个姐姐面前拙于

表达，小米对爸爸被批斗游街已经司空见惯，被哥哥姐姐光环遮掩的艾晚显得毫不出众，任小小已经

在父母离异、外公外婆离异、爷爷再婚的复杂家庭关系中游刃有余。

黄蓓佳从日常生活的声响、气味、纹理中，敲击着个体的感官。历史的重要节点所形成的宏大景

观与个体独自承担的生活细节，形成了彼此的互文：历史的重量与每一个个体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日常生活承接着历史变迁所释放的能量，并以燎原之势反作用于宏大叙事，它的真实和无孔不入甚至

还会形成巨大的惯性。因此，如何看待百年中国中的童年生活、谁又具有百年中国儿童的典型性，黄

蓓佳给出了一份很不一样的样本。梅香不像叶圣陶的“稻草人”、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中的阿丽

思，无能为力地注视着中国农村惨相；克俭不具有《大林和小林》的阶级意识与价值判断，更没有像“三

毛流浪记”那样颠沛流离；小米没有成长为“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式的小战士，而是个迷恋小人书、

热衷玩溜铁圈的寻常男孩；泼辣能干的艾早、学习能力超强的艾好，以及平凡的艾晚都和《班主任》中

的谢慧敏完全不具有可比性。即便是《童眸》中流氓习气很重的马小五，也与《班主任》中的宋宝琦无

法并置。正如黄蓓佳在《童眸》后记中引用的奈保尔的那句名言：“生活如此绝望，每个人却兴高采烈

地活着！”黄蓓佳放弃了某种整饬的典型性，揶揄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凌空蹈虚。她笔下的儿

童是脆弱、稚嫩、懵懂的，他们不是被历史选择的关键人物，不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不是随着一个严密

精致完整故事的演进而横空出世、光芒四射的宠儿。他们的童年生活在历史细微处，有着命运弄人的

[1]约翰·史蒂芬斯：《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张公善，黄惠玲译，〔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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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测、时代潮流的无奈、历史趋势的卷席，却始终葆有着明亮、率真、纤弱、柔韧的生命体验。这是黄蓓

佳对百年中国童年历史的深情回眸。

相比较于曹文轩、金曾豪对童年回忆的耽迷和自矜，新世纪以来的童年回忆带着“逝者如斯夫”的

感伤，构成了新世纪童年回忆式书写的基调。对旧时光中童年生活、民风乡俗、传统文化的再三致意，

是新世纪城市化进程背景下的一种“幽趣”。祁智的《小水的除夕》《羊在天堂》等小说，以及与之构成

互文效应的散文集《一星灯火》，从中可以看到祁智不遗余力地用男孩小水的视角复原“物象”中的原

乡：四季风华、天赐芦苇、棣上人家、十字街口、理发店、浴室、车站，以及当地的土特产。许多已经消失

了的物象，在岁月的记忆场景中不断闪回，在心情和情绪的弥漫中不断出场，被作者执着而又深情地

记载在文本里。这些构成精神原乡的场景、情绪都指向作者的童年生活。祁智对这片真实又虚妄、美

好又不可逆的失乐园的竭力复原，也是对曾经的懵懂少年的追溯和复原，更是对元气淋漓的儿童精神

的再三致意。在这个意义上，《小水的除夕》不只是一个滞留在过去时空中，自足封闭、缥缈不可及、不

与当下发生关联的失乐园。“童年”抚摸了过去，照亮了当下，并将零碎而炫目的过去融入到当下，汇成

了存在的关联性、连续性。正是在这一不断建构的童年精神的“过程性”中，在寻求童年旧时光与当下

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审美定位中，生成了文本的张力。审美机制看似是由文本内部生成的，而根本

上是由社会和文化的整体语境共同构成的——现代化进程中失落的故乡、成人作家和读者无处安放

的精神家园，都使得作者渴望儿童读者理解并悦纳这一突然变得遥远的乡愁。

4. 幻想类题材的崛起 幻想是儿童文学的重要特质，是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重要的艺术生长

点。第五届（2000年）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江苏获奖作品是王一梅的短篇童话《书本里的蚂蚁》，表明

以低幼童话为首发阵容的幻想类作品开始进入“文学”视野。此后，童话、少年幻想类小说等面向不同

年龄段的作品开始层出不穷。郭姜燕、顾抒、赵菱等更年轻的作家不断汇入到新世纪以来的幻想类文

学创作中，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发展面貌。

王一梅曾在幼儿园工作十余年，与幼儿生活的无缝对接，使她非常熟悉儿童的精神世界。比如她

的早期代表作《书本里的蚂蚁》一开头是“古老的墙角边，孤零零地开着一朵红色的小花”，儿童的稚嫩

和墙角的“古老”相互辉映，生成了奇异的反差。蚂蚁的天真率性与旧书的刻板凝滞也构成了冲撞，让

“新故事”的出现变成了奇妙的遇合。《给乌鸦的罚单》《屎壳郎先生喜欢圆形》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滑稽

感；《树叶兔》《胡萝卜先生的胡子》想象曼妙；《蔷薇别墅的老鼠》《洛卡的一年》中生命哲思的诗意，生

成了低幼童话的艺术美感和童年趣味。她的长篇童话《鼹鼠的月亮河》《住在雨街的猫》《恐龙的宝藏》

《木偶的森林》，有着精心设计的结构、温情而不失幽默的语言、哲理与游戏互补的情节、开放式的结

局，以及“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生态意识。这些构成王一梅独具特色的低幼童话风格。诚如朱自

强评价其作品“可以用以标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所达到的一定的艺术高度”[1]。

赵菱《父亲变成星星的日子》《故事帝国》等长篇童话作品专注于想象力的幻化。顾抒的短篇童话

《布若坐上公交车走了》在想象力的多次尝试和现实的多次追寻中形成有意趣、有张力的文本实验。

郭姜燕的《布罗镇的邮递员》中，少年信使阿洛来往于人类社会和黑森林之间，开启了一段时空里的奇

遇。阿洛的信使身份赋予了儿童改变历史现状的巨大信心，但是对这一可能性的书写，郭姜燕是非常

节制的，平凡少年阿洛对小镇和森林的探索，既是积极主动的，又是谦卑友善的。童年生命状态与自

然生态意识，融洽地奔驰在郭姜燕的写作里。布罗镇和森林，从彼此对立，到相互接纳之间构成的张

力、缝隙和弥合，使这个童话文本具有较强可读性的同时又达到了的一定的深度。尽管少年阿洛的信

[1]朱自强：《寻找家园——评王一梅的〈木偶的森林〉》，〔上海〕《文学报》200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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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旅不乏有“集体期待”的被裹挟意味，各司其职的人物形象、充满必然性的情节设计难脱童话创作

“类型化”的窠臼，但是平凡少年阿洛找回了人类失落的生命家园。这不仅关乎想象力、童话品质，更

是一种比一般环保或生态意识更为深刻的“命运共同体”的理解，令我们对未来世界充满期待。

新世纪以来江苏儿童文学年轻作家对新的创作方式、叙事结构、审美形态有着创新的锐气，尤其

显现在少年幻想类作品的创作中。这一类型文学作品具有时尚性、娱乐性、消费性和原生态性的特

点，获得了拥趸的狂热喜爱。如顾抒的《夜色玛奇莲》系列，将困扰人心的妒忌、孤独、虚荣、贪婪等欲

望，隐喻为各种“兽”。正邪混杂的捕兽人群体，通过悬赏、豢养、培育新品种的“兽”来控制世界的资本

大鳄……这个二次元的世界无疑是现实世界的镜像。少女毛豆和她的朋友们与吞噬他们内心的“兽”

不断抗争的过程，也是其心灵不断被救赎的过程。顾抒对叙事策略、故事结构、语言表现力、氛围营造都

做了用心的努力。在《白鱼记》系列中又将这一精致处理细节的方式运用于中国古典风范的构建中。

少年幻想文学的异军突起，以其独特的意义参与到儿童文学乃至社会文化的重塑过程中。它敏

锐地鼓励着、纵容着新的创作方式和审美形态，又被牵制在喜新厌旧、始乱终弃的市场机制中。它有

可能形成类似“亚文化”特征的读者群落，削弱现实空间中自我与他者的真实对话，但不得不承认，它

为江苏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艺术新变、储备作家后备力量的一种可能。

四、 结 语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江苏儿童文学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儿童文学发展提供了新题材、新人物、新

的艺术经验；拓展了童年观、儿童生活内容、儿童心灵版图、儿童面对自然万物的“世界观”；形成了较

为充足的创作梯队，良性循环的市场机制和读者接受氛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界、出版界

和教育界对面向儿童的阅读推广活动愈加重视，儿童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成为社会文明进程中的独特

文化风景。与此同时，对国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引进、对儿童文学评奖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点。作家、作品、出版社、期刊、读者的良性互动，生成了江苏儿童文学丰厚的人文环境和读者接受

氛围，也形成了由创作者、出版者、购买者与消费者构成“童年消费”到“消费童年”的市场网格。这既

是儿童文学繁荣的重要契机，但也带来了一些作家俯首于市场导向、献媚于儿童趣味的写作姿态。

在儿童文学高度市场化的今天，相较于全国各地儿童文学创作的多元态势，江苏儿童文学存在的

问题也显而易见：儿童散文、儿童诗歌、儿童寓言等体裁的创作力严重不足。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队伍

较为薄弱，尤其是当下超大的阅读量增加了不同研究者对文本评价、整体性研究、理念对话的难度。

儿童文学作品多样性在满足不同年龄、类型读者的审美需求的同时，更需要谨慎对待作为“文化产品”

背后的意图和效应，更需要检讨作为江苏原创儿童文学的品质。尤其一些年轻作家文学素养准备不

足、文化视野偏狭，在流水线式的出书进度中，未能在面向儿童、面向未来的格局意识下思考童年精

神，导致在儿童文学观念的更新、童年书写的艺术难度、文本本身的试验与探索等问题上存在一些不

足和缺陷。江苏儿童文学面临着走出小格局，走向艺术品质、文化境界全面提升的关键期。年轻作家

应该在汲取中外儿童文学经典作品艺术营养的过程中，生成更具辨识度的艺术风格；在童年精神召唤

下展现江苏特色语境下童年故事的创作自律、艺术自觉、文化自信。

〔责任编辑：平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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